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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代选庆

时光倒回一百年，若身处今昌邑市柳疃
镇，在周边随处走走停停，侧耳细听，隐约能
听到千家万户织绸木机“ 咔嗒咔嗒”有节奏地
响着。老百姓对好日子的热切向往，比这个酷
暑的温度还高。这繁忙景象在山东乃至全国也
是独一无二。

彼时，柳疃是茧绸之乡，以镇驻地为中心
的数百个村庄中，几乎家家织机声，村村有半
屋（ 几家织户合建的半地下机房），老幼会络
籰(yuè)，青年能缫织，织机总数不下两万，从
事织绸和丝绸贸易的人10万左右，年出口柞绸
60万匹，日上市量有“ 三千六百匹神绸”之
说。

在一丝一缕的穿插中，为他人做衣裳的昌
邑百姓们，在见证繁荣与萧条之后，也淡淡地
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他们创造的商业奇迹，却
无意间挥洒成一幅独特的人文图景。这幅图景
里，有老旧的织布机，有商号的印章、账簿、
秤砣，也有宣传用的商标、招幌，还有那下南
洋用的护照，更有一座座年龄过百的老房子。
最最重要的，是那批以茧绸为生的人，在引进
来与走出去之间，为后来人留下一笔厚重的精
神财富……

一斗米粒多的“ 丝绸官”

茧绸之丝来源于柞蚕。与桑蚕不同，柞蚕
不在室内养殖，而是在柞林中放养，因此又叫
野蚕、山蚕。明末清初以来，起源于山东泰沂
山区的柞蚕放养、柞丝绸制造技术，迅速向省
内外传播。茧绸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中国人
最喜爱的衣料之一。

在《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中，二进荣国府
的刘姥姥要回家，凤姐赠送一大堆礼物，其中
有“ 两个茧绸”。十分巧合的是，康熙年间，
昌邑东隅人李煦曾任苏州织造一职，其妹李氏
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原配夫人，即《 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祖母。《 红楼梦》的创作，大量取
材于苏州李家。缫丝织造的“ 昌邑茧绸”出现
于道光年间，但其早期发展似乎与苏州织造李
煦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1996年发现的李煦《 虚白斋尺牍》卷二
《 复昌邑王令》载：“ 台贶纻领山绸，以志缟

纻之雅。”可见昌邑知县王翼赠送李煦的礼品
中即有“ 山绸”。这个“ 山绸”应是纺线织就
的“ 白绸”。无独有偶，办理李煦产务之奴才
马二的抄家清单中，也有“ 茧绸短大襟夹袍一
件，折银七钱”“ 茧绸短大襟单袍一件，折银
五钱”。“ 另外，李煦的原配夫人韩氏就是柳
疃村人，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依据。”昌邑市
博物馆研究员王伟波介绍道。

全境地貌为平原的昌邑，并不放养柞蚕，
为何成为茧绸之乡呢？这也要拜地貌所赐。由
南往北的潍河，在柳疃以东1 . 5公里处，缓缓入
海。因河堤失修，尤其是下游，洪汛时柳疃周
围一片汪洋，平地上河水海水混为一体，土地

“ 窳(yǔ)卤脆薄”，洪水过后“ 禾稼无收”常
有发生。

在1751年至1907年的156年中，潍河发了11
次大水，渤海发大海潮三次，秋季大涝三次。
除了涝灾，还有旱情，明清时期，连续半年以
上滴雨不下的年头很多，往往是当年七八月至
次年五月，导致秋作物和第二年的小麦绝产。
这逼迫着当地百姓另寻出路。

为让这种走投无路听起来更美好一些，昌
邑百姓创造出一段神奇的传说：清初有位懂风
水的昌邑知县，勤政爱民，善谋好学，常常举
烛夜读。而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就听到县衙附
近的“ 游沼荷香”一片蛙声，侧耳细听，却又
像读书声。

他惊奇地循声前往，发现这“ 子游陂”处
“ 地脉发旺”，心想这正是孔子的三位徒弟游
学之处，将来注定会出一斗米粒那么多的官。
知县忽然想到有首童谣：“ 龙多旱，官多乱；
庄稼汉多了没有饭，织机匠多了有绸穿。”他
便指派人挖了一条水沟，把子游陂的水引向北
去，流进了柳疃一带村村户户的土地上。这子
游陂里没有水，蛙声也就没有了，昌邑北乡不
但粮食产得多了，几十年后还真出了一斗米粒
多的“ 丝绸官”——— 织机匠。

传说归传说，柳疃茧绸的起步，有些“ 借
壳上市”的色彩。早在清朝康熙年间，今柳疃
镇高隆盛村高氏即就地采购民间所织棉布，运
销北京，因之致富，并在北京开办了著名的

“ 隆盛号”布庄。当地民众纷纷效仿，在京开

设的布业商号及行商日渐增多。
嘉庆年间，今柳疃镇姜家寨村姜士昌家族

经销的棉布因质优价廉，被誉为“ 寨子布”，
畅销直隶、河南诸省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此
时，正赶上胶东地区栖霞改进山茧绸的制线技
术，改手工捻线为纺车纺线，使山茧绸的产量
和质量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具备成为大宗商品
的条件。

昌邑布业商人瞅准商机，纷纷前往坐庄收
购，并利用已成熟的北京棉布市场，将这种纺
线织造的山茧绸转销国内各地，相关商号也转
变为绸布兼营的绸布业商号。有了广阔的消费
市场，山茧绸的商品化进程进一步提速，中国
柞蚕史的黄金时代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对此，近代栖霞人孙钟澶《 山茧辑略》有
这样的记载：自嘉庆初年，以纺车纺线而盛行
焉。至十七年大凶，乡人或纺线，或织绸，以
易有无，而赖以生活者益众。其线名曰“ 山
线”，织出之绸有二种：次者曰“ 小绸”，亦
曰“ 黑绸”；高者曰“ 大绸”，亦曰“ 白
绸”。小绸至张家口、西口，兑换羊皮、口蘑
等，或者贩卖于乌兰察布盟；大绸销行南地并
北京。

“ 种地加放蚕，一年顶两年”

随着产销关系的不断扩展，昌邑绸布商人
开始将胶东地区、鲁中南地区的丝茧原料运来
当地，发放给柳疃及其周边的农户，或捻线、
或纺线，由异地坐庄开始了本地织造。

柳绸的原料大都来自胶东半岛的牟平、海
阳、栖霞、莱阳，以及鲁中山区的诸城、莒
县、沂水等地，再就是辽东半岛的柞茧源源运
来。

“ 抗战全面爆发以前，五莲山区的柞蚕
丝，除少量由丝商收购运至青岛、烟台、上海
等外埠出口，大部分销往柳疃等地，由该地织
丝为绸，销往海内外。”五莲文史研究者郑洪
龙介绍道，民国《 重修莒志》载：“ 昌邑绸所
用之南山茧，半输自莒。”

柳疃像抽水机一样，将别处的丝绸资源吸
引过来，灌溉自己的土地。这在加强与各地经
济联系的同时，也提升着各原料产地的造血能
力。

“ 尤其在清末民初，大批外国商人进入中
国，他们视中国丝绸为奇货，争相购买，价格
亦不菲。民国十年左右，每千粒茧可卖4块银
元，与250公斤小麦等值。每块（ 1．25公斤）柞
蚕丝可卖13．6块银元。”郑洪龙介绍道。

效益的吸引，拖动着五莲山区柞蚕业的长
尾，出现了“ 待要赚钱，种地加放蚕”“ 种地
加放蚕，一年顶两年”“ 有柞不放蚕，还得过
歉年”“ 长养猪、短放蚕，七十多天就换钱”
等农谚及一批养蚕大户。不少村庄，家家放柞
蚕。有些村庄有柞户放，无柞户租柞放。有些
放蚕大户自己忙不过来，则专雇蚕工。因经济
收入颇丰，致有因蚕发家，由平民变为财主
者。

在放养量剧增的同时，植柞、放蚕技术也
得到全面提高。时人田荫堂所著《 山东诸城柞
蚕报告书》，系统总结了五莲山区蚕农的实践
经验，内容涉及选柞、放蚕、制种、除害等各
个方面。其中“ 放蚕以大尖柞为最相宜”“ 选
种为第一关键”等为后世蚕农奉为要义。

待原料到达柳疃，新一轮的利益分配开始

了。“ 唧啾咯噔织，两天织一匹；五天一个
集，卖了籴粮吃”。织绸能解决贫苦农户的吃
饭穿衣问题，贩绸更是有利可图。因此，柳疃
附近从事家庭手工的织绸者越来越多。

丝绸商号多采取“ 放活”的方式，他们把
买来的原料，发放给周边机户，有缫有织，机
匠受雇于机户，付出的是劳动力。机户根据丝
绸店的来料和要求，加工出需要的丝绸产品。
拥有较大资本的丝绸店，则用放料取货，以货
出售的方式，从事商业经营。到月底或季末，
根据工日费用和产品质量的优劣等级，结算账
目。

这是一个“ 双赢”的买卖，机户可做无本
的家庭手工业，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丝绸商
号不用置办设备就成产绸的厂家，机匠只管一
门心思好好织绸领钱。这便形成了一个丝绸商
号、机户和机匠三位一体，社会加工工贸相联
的生产形式。这种产销相联的经营方式对柳疃
丝绸生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 昌邑茧绸”闪亮登场
在昌邑，茧绸也在柳疃人手里得到转型升

级。当时，用纺线与捻线方式织就的山茧绸，
因所用丝线粗细不匀，致使表面很不平整，捻
线绸还被形象地称为“ 疙瘩绸”。这两种绸子
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国内的普通百姓。

为提高产品质量，扩大消费范围，昌邑绸
商开始把柞茧试验如同家蚕来缫丝。经过不断
改进，到道光末年，发明了柞丝缫丝技术，大
大提高了生产力，缫丝织就的“ 昌邑茧绸”随
之诞生，成为一道闪亮的柳疃名牌。这种茧绸
色白或微黄，光润美观，吸湿性强，结实耐用
且不怕水洗，深受社会中上消费阶层喜爱。

“ 昌邑茧绸的诞生，从本质上说是中国茧绸织
造工艺的一次飞跃。”王伟波介绍道。

彼时，柳疃街、夏店街、东冢街是昌邑北
乡最主要的村镇和商品集散地，茧绸贸易尤以
柳疃为盛。道光二十八年（ 公元1848年），今
龙池镇瓦城村赵连运与同村赵光珠合股来柳疃
街开设（ 复盛店）茧庄。

后来，今龙池镇齐西村齐增修、瓦东村赵
梦全、姚徐邓村徐培祺合股开设的“ 广盛店”
茧庄、傅振邦家族与潍县陈介祺家族合股开设
的“ 双盛合”茧庄等也相继开业。同时出现了

“ 合盛栈”“ 公聚栈”等专门给客商提供住
宿、充当经纪、存放和推销货物的栈房。咸丰
初年，柳疃街的大小丝绸商号发展到三四十
家。

随着柳疃织绸业渐趋繁荣，清末时，柳疃
柞丝绸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此时以柳疃为中
心的村庄里，织机总数不下两万，从事织绸和
丝绸贸易的人10万左右。

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后，内陆与沿
海诸港口的沟通，使胶鲁接壤腹地的柳疃成了
一个丝绸交易的繁荣商埠。柳疃南北大街两
侧，店铺鳞次栉比，绸庄、货栈、炼坊、染坊
等一字排开，一家挨着一家，钱庄、金银首饰
店、当铺、中药铺应有尽有；车马行、镖局匾
额硕大醒目，街巷住户也开设起各项服务性的
行业，通宵达旦，张灯结彩；小贩走街串巷的
叫卖声，酒馆饭店的猜拳行令声，茶馆说书唱
曲的卖艺声，不绝于耳。

逢三排八是大集，邻村织户和外地商人天
不亮就出动，云集柳疃，大作丝绸交易。东至

胶东各县，西到鲁中南山区，都有织户前来赶
集，车拉驴驮，肩担手拎，把手工织成的丝绸
送到绸布庄，换回钱买点柴米油盐。柳疃集
上，满大街都是贴着五颜六色商标的绸子，店
里摆的是绸子，往外运的是绸子，自朝至夕，
络绎不绝。

至今，在昌邑的古玩市场中，还会偶遇各
种与丝绸相关的老物件，牌匾、印章、广告
纸、书信等等，封存着一丝丝当年的繁荣。
1919年，有间谍机构性质的上海日本人实业协
会所印行的《 中国的工业及资源》中，较为详
细地列出了柳疃一带的丝绸商号：织绸工厂67
家，织机4290台。一个潍北小镇，竟能让日本
人下如此苦功夫细致调查，可见其分量之重。

因为店铺太多，柳疃的商人们自发成立商
务会，管理各大小店铺。加之白银交易活动频
繁，柳疃街白银市场随之产生。柳疃银价也比
周边地区低一二百文，因此博得外来银商的好
感，不仅全国各地享有信誉，与周边国家也有
金融往来。

隐秘的“ 红色丝绸之路”

除了引进来，柳疃人还积极走出去，最典
型的是“ 闯东山”。柳疃街的绸商店主意识
到，销售处在产业链的末端，利润空间被生产
商挤压，获利甚微，只有建厂才能让利润最大
化。

为便于织绸，赚取厚利，他们就到盛产柞
蚕丝的栖霞、桃村、海阳一带，即“ 东山”就
地办起工厂缫丝织绸，继而在烟台等出口丝绸
的城市办工厂安织机，90%以上的织绸工人为柳
疃人。

“ 东山”专营缫丝业的称作“ 纩房”，专
营织绸业的称为“ 机房”，专营炼绸业的称为

“ 炼房”。办厂不出人只出钱的是东家，受东
家委托主持厂务的称为西家，也就是掌柜的、
总经理。指导工艺技术的称为“ 领作”，也有
少数是掌柜兼职“ 领作”的。东家既有本地
人，也有昌邑人，还有极少数是外籍人，多数
西家和“ 领作”都是昌邑人。

彼时，柳疃一带的织绸工人看到招聘启事
一贴，便纷纷收拾行李，去胶东织绸。其中，
大部分是农民，年龄小的约9岁，年纪长些的约
60岁，三秋、三夏农忙季节都返家忙农田里的
活儿，每年春冬两季的农闲时节，成帮结伙地
闯“ 东山”，没有车可以坐，每次都是步行五
六百里地。

除了“ 东山”，辽宁也是柳疃人的主战
场。1923年，辽宁柞蚕产量超过山东，当地人
到柳疃聘请缫织技术人员，柳疃一些丝绸商号
也去辽东开设丝店，并将辽东的柞蚕运往烟台
织绸出口。这大大加速了辽宁和胶东柞蚕业的
发展，直至1949年后胶东的许多缫丝织绸厂，
依然是柳疃人为技术骨干。

在柳疃一带，至今仍流传着“ 穷走南，富
走京，死逼无奈下关东”的说法。一句简单的
俗语，却藏着成千上万个柳疃茧绸人的家国往
事，点点滴滴，纷纷扰扰。“ 走京”，即有一
定资金的绸商，将柳疃茧绸贩到北京，开门市
卖绸赚钱。在北京的昌邑丝绸经销者多达七八
千人，这批人能吃苦、有闯性，为昌邑人闯南
洋起到预热、培训作用。“ 可以这么说，昌邑
出洋的，多数是先在北京转悠过的。”在北京
闯荡过的高守信曾回忆道。

下关东，多数人因贫穷或自然灾害、人祸
等，走东北寻找新的生活地域，靠双手劳作，
以农业为生活；另外是依靠自己的丝绸手艺，
或兴办丝绸工厂，或为技工师傅；还有做丝绸
生意为主的经营商人，他们或固定在关东或从
关东入俄国，到莫斯科转欧洲各地，也有从张
家口、蒙古入俄国、欧洲等地。

昌邑人下北洋出名，其中还有一段“ 红色
丝绸之路”鲜为人知。1921年，中共“ 一大”
之后，王尽美负责护送共产国际代表回莫斯
科；1922年第三国际在苏联召开远东各国共产
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负
责带领王乐平等去苏联。这两次赴苏任务，王
尽美都是在王相千的策划下，组织昌邑背绸包
的伙计掩护代表们顺利到达满洲里，而后进入
苏联的。

万名茧绸商人下南洋
走南，是昌邑人将柳疃绸带到“ 一溜五印

度”（ 昌邑方言，泛指今东南亚国家）去，再
在当地出售，有能力的租门市卖绸，称为“ 坐
庄”，但绝大部分人背着装丝绸的包袱，走街

串巷沿户叫卖，称为“ 行庄”。
昌邑市都昌街道双台社区南裴村杨氏家族

几代人下南洋的史实，就是昌邑一带下南洋背
包袱的代表和缩影。

光绪四年（ 公元1878年）正月，柳疃丝绸
工匠杨嵩山、杨岱山，在听说去南洋卖丝绸挣
钱的消息后，筹集本钱、凑足路费，每人包了
两大包袱丝绸，踏上了由青岛开往南洋的英国
客轮。历经坎坷，三个多月后到达印尼。

初来乍到，语言不通，报价还价全靠打手
势，一天下来，卖不了几尺绸，有时还因为打
错手势遭人误解。慢慢地两人学会了几句做生
意的外语，便每人背了一个包袱走街串巷上门
送货。那段日子，跑一天，累得浑身酸痛，还
要受当地人的白眼，虽然挣钱不少，但除去吃
住费用，剩下的并不多。

三宝垄，在雅加达以东400公里，是中爪哇
省的首府和商港。明朝郑和下南洋时在此登
陆，由此得名。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三宝垄买
卖好做，兄弟俩商量到那里去一人，或许能多
挣点。岱山便到三宝垄卖丝绸，隔上几个月，
兄弟俩碰碰头，筹划一下。经过一年多，带来
的上等绸基本卖完，只剩下次品了，打算甩卖
之后回国上货。

怎奈有家难回。山东南洋，相隔万里，又
因日本侵占琉球，经常在海上骚扰，海上交通
不时受阻。思乡之情更让兄弟意欲早归，可生
活却日渐窘迫，最后沦落到本利皆空的地步。
杨岱山郁闷成疾，于光绪七年逝于三宝垄。杨
嵩山悲恸欲绝，料理完弟弟的丧事，立即返回
雅加达，打算回国，东山再起。因天气炎热，
水土不服，又值瘟疫流行，杨嵩山也染病不
起，光绪八年夏天，在巴达威病逝。

杨岱山之子杨茂春，因自幼家道贫寒，仅
勉强就读私塾，全靠母亲纺棉花挣钱过日子，
不到20岁时，过继给伯父嵩山为子。自岱山、
嵩山下南洋后，杨茂春便当了家。每当除夕
时，看见母亲向南叩拜，他不解其意。有一次
他问母亲，得知他的父亲和伯父带着柳疃丝绸
下南洋，最终病逝在南洋。闻此噩耗，杨茂春
悲恸万分。后来，一心想寻父辈的他，卖掉二
亩地，又借了一笔外债，两次去南洋背回二老
遗骨安葬。

杨茂春去南洋，前后住了近一年时间。他
凭借过人的交际和沟通能力，在最短时间内，熟
悉当地风土人情，特别是人们对柳疃丝绸的渴
求。他又凭借父辈的故交人脉关系，结交了几位
华侨朋友为他出谋划策。杨茂春意识到，父辈之
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销售和货源脱节。

回国后，杨茂春一面筹集资金，一面结交
伙友，组织售运一条龙，拓展南洋丝绸之路。
他和柳疃绸商订好供货合同后，带侄子、堂弟
去印尼，开办起“ 源兴泰”丝绸庄，经营一年
获利甚丰。他自己又去柳疃办起“ 源兴恒”号
专供外商用货，并在汕头办起“ 源兴泰”作为
转运站，扩大了丝绸经营。

此后，杨茂春又约了邻村的人入伙。到南
洋后，他们有的当二掌柜，有的当会计，杨茂
春自任总经理，源源不断的柳疃丝绸运往南
洋，生意越发展越大。由于杨茂春一家的影
响，昌邑、潍县、平度、安丘各地的老乡们纷
纷下南洋卖丝绸。

从光绪初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到南洋卖丝
绸的不下万人，他们遍布“ 一溜五印度”，有
的甚至远到澳洲、非洲。“ 乡人受公汲引，继
起商南洋者日益多，至今英荷属地，谈及华商
华产，辄称杨氏叔侄与昌邑茧绸，盖非仅一家
一邑之光矣。”正如杨茂春的墓志铭所说。

“ 当时东南亚和欧洲诸国，只知柳疃而不
知昌邑。一些在异国背绸包袱的华侨往家写
信，地址只写中国柳疃就能邮寄到家。”王伟
波介绍道。

昌邑人靠着丝绸养家糊口、生活安逸，丝
绸也在悄然锻造着他们的品格。在1932年出版
的《 胶济铁路经济调查资料汇编》中，讲到昌
邑民生状况时称：“ 诚厚质朴，敦本抑末，此
固该县特殊习尚。而人心机巧，勇于冒险，尤
属民性特长。”

■ 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

在一丝一缕的穿插中，为他人做衣裳的昌邑百姓们，在见证繁荣与萧条之后，也淡淡地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他们创造的的商业奇迹，

却成为一幅独特的人文图景。那批以茧绸为生的人，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为后来人留下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

柳疃茧绸闯出的人文图景

□ 本报记者 卢 昱

19世纪末，柳疃以丝绸交易为主的商业已甚
发达。大量柞绸的输出，换回源源不断的白银，使
白银市场繁荣，买卖兴旺，远近银商来往不绝。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二月，柳疃街在一
个内有房屋、四周有墙的大院里初设银子市场。
彼时，尚未出现广泛流通的银铸币，对银两的使
用还要区别是实银还是虚银，实银是确有其物，
虚银则是实银的价值符。实银的种类很多，成色、
重量等不一而足，重量的标准是“平”，全国各地

的标准各不相同。
柳疃白银市场所用重量标准称为“昌平”。

“昌平”96 . 2两等于“烟平”100两，“烟平”100两等
于“申平”98两。“昌平”比外地“规平”都大，银价
也比周边地区低一二百文，因此赢得了外来银商
的好感，在全国各地享有信誉。柳疃的银价也成
为全国白银价格的风向标，烟台、青岛、上海、天
津、北京等地白银市场的交易，无不闻柳疃白银
价格动向而变动。

当时清政府允许各省自铸银元，柳疃“以区
区市镇，而有炉房八家，其输入者可知矣”。逢三、

八柳疃大集，银商络绎不绝，济南“义聚隆”钱庄、
青岛“利元”银号、烟台“福顺德”钱庄、潍县“德盛
昶”汇兑庄，都来柳疃办理内外汇兑业务、白银交
易，数目相当可观，最多时能成交十几万两。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清政府规定国家
货币统一采用“元”单位制度，暂时结束了“两”

“元”并用的混乱局面，每枚银元重“库平”七钱二
分，含纯银九成，合六钱四分八厘。虽然1911年6
月开始大量制造银元，但过渡期国家收支仍以银
两为货币计算单位。柳疃白银市场上的交易，仍
以“平”计量。大宗交易用银锭，有大元宝、元宝、

小元宝、银锞等，制钱铜币也还在市面上流通。
这时，柳疃白银市场上的交易，已不单纯是

白银了，与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
宾、日本、朝鲜等皆有金融往来。墨西哥的“鹰
洋”、孟买的“站人洋”亦流通于柳疃的金融市场。

由于各地银价不一，铜币与银币的兑换比例
各异，因而出现一批银钱贩子，此买彼卖。“银子
市场很大。外地和当地大买卖的银子大量涌进柳
疃，五天一个银子市，都把闲银子拿到市上出卖。
潍县、沙河钱庄上有的骑马，有的骑驴，都来赶
市。市场上人山人海。”做织绸生意一生的柳疃镇

东陈家庄人陈万通曾如是回忆。
柳疃的白银交易，也曾出现过“期货交易”，

当时叫做“撞银子”（也叫“撞两交”）。买卖双方言
明数量、价格及听价日期，立一凭证交给担保人，
当时不作货币交易，到规定之日，看银价的涨落
来确定谁挣谁赔，按照凭证来找补差价。期货交
易，容易形成投机取巧，或是牟取暴利致富发家
的，或是本利折光倾家荡产的，容易出现纠纷，甚
至出现非正常人命死亡的。

“凡撞两交的都是些大户，手里有钱，做金融
冒险投机生意。赢了，撞着；输了，一蹶不振。东冢
乡石桥张云慈在烟台有大个丝茧行叫‘万顾恒’，
很有钱。日本人要买中国的豆子，约定好从张这
里买一块。但日本人提前哄抬了市场价格，豆子
涨到一块五一斤。张也只能一块五进，每卖一斤
豆子给日本人，自己都要赔五毛。‘万顾恒’丝茧
行从此罢行，倒台。”陈万通的回忆令人唏嘘。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废除
银本位制，将白银收归国。据报载：“烟台钱庄一落
千丈，掖县钱庄萧条，青州钱庄仅存一家，昌邑钱
庄销声匿迹……”柳疃的金融市场就此告结。

·相关阅读·

柳疃的银价也成为全国白银价格的风向标之一，烟台、青岛、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白银市场的交易，无不闻柳疃白银银价格动向而变动。

柳疃银价曾是全国风向标之一

工人用老式木机生产茧绸

李煦行乐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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